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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001

引言

南唐是五代十國時期割據江淮的一個小王朝，歷烈祖李昪、元

宗李璟、後主李煜三世，傳三十九年。當其極盛之時，據有三十五

州之地，人口約五百萬。

南唐三十九年的歷史，在中國古代社會發展的長河之中並不十

分引人注目。因為無論就其版圖的廣狹、人口的多寡、傳世的久暫，

都無法與歷代強盛的統一王朝相比。所以，正統的舊史家如薛居正、

歐陽修，在兩《五代史》中，把它列入「僭偽」、「世家」之類，以彰

其「攘竊」之罪；非正統的舊史家如馬令、陸游，在其《南唐書》中，

雖有意推尊，但仍不免縮手縮腳，以「誅亂尊王」、「筆削春秋」為辭；

明清時期，陳霆撰《唐餘紀傳》、吳非撰《三唐傳國編年》、陳鱣撰《續

唐書》，牽強附會，又把它當作大唐盛世的餘波。近年以來，儘管隨

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學界對南唐的歷史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但是，

由於難以擺脫通史與斷代史體例的局限，所給篇幅既小，論述又過

簡，仍然不能對南唐的歷史面貌及其歷史地位進行全面的展示與充

分的估價。

南唐史所具有的研究價值，並不在於南唐是不是正統王朝，更

不在於它與大唐帝國究竟有無傳承關係，而是在於這一時期中，江

淮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在南唐政權的統治之下發生了一系列深

刻變化。這些變化不僅增強了南唐的國力，使其得以北拒晉、漢、

周，南威越、閩、楚，獨霸一方，虎視中原，有混同環宇、統一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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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志，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在北宋統一以後，

南唐故地所具有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實力仍然在社會的

發展進程中發揮重要作用。五代紛爭，十國擾攘，分合之際，巨變

之時，南唐承上啟下，對中國古代社會的進步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這是南唐史最重要的內容，是我們評價其歷史地位的依據，同時也

是它的研究價值所在。

遺憾的是，由於南唐歷時短暫，又非正統，頗為舊史家所忽略，

典制失傳、事跡湮沒，在所難免。筆者雖大力搜羅，仍苦於資料欠

缺，對一些問題難以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現僅就所知，竭盡所

能，草成三編。立論有待完善，論據尚需充實，不揣拙陋，以就教於

學界的同仁。



上編 南唐的崛起



昇元元年（937）至昇元七年（943），烈祖李昪在位，這是南唐

政權建立和迅速發展的時期。

南唐歷史的開端可以上溯到吳天祐十五年（918）。自李昪輔政

以來，內謀其家，外謀其國，二十餘年之間，不僅實現了吳唐禪代，

而且在各個領域之內除舊佈新，使南唐政治清明，經濟繁榮，文化

發達，國力強盛，在五代十國時期南北對峙的局面中舉足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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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吳唐禪代

一 李氏家世之謎

齊國昇元三年（939）二月，做了一年多大齊國皇帝的徐知誥，

應大臣之請，復姓李氏，更名曰昪，改國號為大唐。但是，在撰定宗

譜的時候，卻遇到了一個十分棘手的難題：這位自稱唐室苗裔的李

昪，竟然無法確認自己的祖先。經過大臣反覆商議，挑來揀去，最後

選中唐太宗第三子吳王李恪作遠祖，又隨意編排了李恪以下至李昪

凡十代的世系，總算了結了這場公案。

從那時起到現在，中間經過了一千多年。歷史的長流不僅沖淡

了人們的記憶，而且也模糊了史書的墨痕。聰明的南唐史官雖然在

登錄李昪世系的同時，也如實地記載了李昪編造世系的經過，從而

巧妙地向人們透露了這場騙局，但是，從歷史有幸遺留給我們的殘

篇斷簡之中，究竟找得到多少符合事實真相的文字，還很難說。

現存有關李昪家世的文獻記載，五花八門，莫衷一是。就宋人

的記載來看，主要有以下幾種說法：《江南錄》《江南野史》《陸氏南

唐書》根據李昪自己的選擇，說他是憲宗子建王李恪的後代；《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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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實錄》說他是玄宗子永王李璘的苗裔；《蜀後主實錄》說他是薛王

李知柔之子；《江表志》說他是鄭王李元懿疏屬之枝派；《江南別錄》

《馬氏南唐書》則僅稱其為唐之宗室，沒有具體指明是誰的後代。

上述諸種說法雖有分歧，但有一點是一致的，即都認為李昪是

唐宗室的後代。不過，從文獻記載中透露出來的李昪編造世系的情

況來看，這些說法都很值得懷疑。《資治通鑑》載：

唐主欲祖吳王恪，或曰：「恪誅死，不若祖鄭王元懿。」唐

主命有司考二王苗裔，以吳王孫禕有功，禕子峴為宰相，遂祖

吳王，云自峴五世至父榮。其名率皆有司所撰。唐主又以歷

十九帝、三百年，疑十世太少。有司曰：「三十年為世，陛下生

於文德，已五十年矣。」遂從之。

《十國紀年》在分析李昪世系時，進一步指出：

（李昪）曾祖超，祖志，乃與義祖（徐溫）之曾祖、祖同名，

知其皆附會也。

李昪編造世系時冒用養父徐溫祖輩之名，並不見得是一時的疏

忽。其中原委，大概與李昪感念徐氏之德有關。《資治通鑑》載，李

昪即位以後，奉徐溫為義祖。及李昪復姓，群臣言：「義祖諸侯，不

宜與高祖、太宗同享，請於太廟正殿後別建廟祀之。」李昪曰：「吾

自幼託身義祖，向非義祖有功於吳，朕安能啟此中興之業？」群臣乃

不敢言。

李昪冒稱唐室後代，當時人即有微辭。《天中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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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李氏始以唐號國，錢文穆王（錢元瓘）問之曰：金陵

冒氏族於巨唐，不亦駭人乎？沈韜文曰：此可取譬也。且如鄉

校間有姓孔氏者，人則謂之孔夫子，復何足怪哉！王大笑，賞

卮酒。

《新五代史》鑒於上述諸說的矛盾牴牾，疑李昪「世本微賤」。但

是，「世本微賤」與「唐室苗裔」相比，雖然較為可信，卻同樣缺乏根

據，結論未免有些草率。因此，關於李昪的家世，最合乎邏輯的，倒

是《十國紀年》的說法：李昪少孤而遭遇世亂，「莫知其祖系」。其實，

就當時的情勢來看，可能連他的養父徐溫也不大清楚自己這個養子

的真實來歷。

李昪的祖先無可稽考，李昪的生父是誰，同樣也是一個弄不清

楚的問題。

一般的記載都認為李昪的生父是李榮。但是，有關李榮的身世

和下落，同樣是眾說紛紜。《陸氏南唐書》載：

榮性謹厚，喜從浮屠遊，多晦跡精舍。

《馬氏南唐書》載：

榮性謹厚，適丁世亂，晦跡民間，號李道者。

陸、馬兩部《南唐書》的記載可代表現存有關文獻的大多數說

法。其間大同小異，無須備錄。唯《江南野史》記載說：

榮有器度，不事產業，每交結豪傑，以任俠為事。屬時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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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群盜蜂起，朱梁統制天下，而楊行密專踞淮南。榮乃感憤，

欲圖興復之志，然無少康一旅之眾、數十里之地。久之，聞海

賊夏韶眾甚盛，欲因之以成大事。既往而說韶曰：僕大唐之後，

少失怙恃，遭世多難，先祖基業，蕩然橫流，為人所有。自料

以高祖、太宗之遺德，宗祧社稷，必未杜絕，其間子孫，必有

興者。吾雖不調，夙蘊壯志。聞公英雄，士卒勇勁。吾欲因公

立事，共取富貴。苟成霸業，古賢魚水，未足為喻。韶感其言，

於是從之。遂率眾自海入淮，轉掠沿岸郡邑。至濠、梁間，眾

至數千人。軍勢頗盛，郡邑與戰，多為所敗。行密聞之，因帥

師攻之，數敗，乃為所擒。因捕其家，盡誅之。

從一般的角度來看，事情很簡單：當時曾經有過兩個李榮，

一個無所事事，不知所終；另一個則英雄任俠，為楊行密所殺，其

中之一便是李昪的生父。但是，聯繫前述有關李昪祖先的情況來分

析，這兩個自稱唐室後代的李榮是不是李昪的生父，就很值得懷疑

了。《江南野史》《馬氏南唐書》以及其他一些文獻都記載了這樣一

件事情：

信王景達先娶（李）德誠女。烈祖復姓，有司以同姓非禮。

制曰：南平王（李德誠）國之元老，婚不可離。信王妃可氏

南平。

如果李昪原即姓李，絕不會與同姓通婚，這是中國古代禮法的

通則。況且李景達生於吳順義四年（924），徐溫病卒之時，李景達年

方四歲，不可能成婚。此後，李昪已經控制了吳國政權，這時成婚，

也不存在迫於徐氏壓力的問題。李昪復姓，李景達十六歲，與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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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之女成婚，大概就在這以前不久。由此看來，李昪即位的時候，

不僅沒有冒充唐室後裔的打算，甚至從未考慮自己原來姓李這件事。

既然李昪不可能是唐室苗裔，而且原來也不姓李，那麼，無論哪一

個李榮，都不可能是李昪的生父。

除了上面的記載之外，關於李昪的生父，還有三種說法。一種

是《蜀後主實錄》，稱李昪是唐嗣薛王李知柔之子；另一種是《玉壺

清話》，說李昪的生父是唐宗室遠支、徐州判官李志。這兩種說法，

從李昪姓氏世系的情況來考慮，顯然不足為據。第三種說法來自《吳

越備史》。其說云：

昪本潘氏，湖州安吉縣人。父為安吉砦將，嘗因淮將李神

福侵我吳興，擄潘氏而去，昪遂為神福家奴。徐溫嘗造神福家，

見而異之，求為養子，至是乃隱本族而冒徐姓焉。後嘗致書於

我，以毗陵求易吳興，仍引祊田為說，則本潘氏明矣。

《吳越備史》的說法如此肯定，似乎不由人們不信。但是，遍查

五代十國史籍，李昪致書吳越以求易地之事絕無痕跡；書信原文不

詳，亦不見其他文獻引用，看來並無真憑實據。況且李昪精明過人，

既然已經冒稱唐室苗裔、改易國號，如何肯自找麻煩，授人以話柄？

沈韜文與錢元瓘對話，以孔氏與孔夫子為喻，尚且認為李昪以姓李

而冒稱巨唐，如吳越確知李昪來歷，此話又從何談起。正如《十國紀

年》所指出的那樣：

昪復姓附會祖宗，故非唐後。而吳越與唐人仇敵，備史

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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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昪生於唐文德元年（888），幼名彭奴，後來成為吳國權臣徐

溫的養子，遂冒姓徐，取名知誥，字正倫。關於李昪生於何地，如何

落入徐氏門下，也有許多種不同的說法。《江表志》載：

南唐高祖姓李諱知誥，生於徐州，有唐鄭王疏屬之枝派。

父志、祖榮俱不仕。帝少孤，有姊出家為尼，出入徐溫宅，與

溫妻李氏同姓。帝亦隨姊往來。溫妻以其同宗，憐其明慧，收

為養子，居諸子之上，名曰知誥。

《江南野史》載：

先主……祖志，授署徐州判官，卒於任所。父榮……數敗，

乃為（楊行密）所擒，因捕其家，盡誅之。時先主方數歲，且異

常兒。濠上一桑門與行密有故，乞收養以為徒弟。後行密大將

徐溫出師濠上，見先主方顙豐頤，隆上短下，乃攜歸為己子。

《舊五代史》載：

李昪，本海州人，偽吳大丞相徐溫之養子也。溫字敦美，

亦海州人，初從淮南節度使楊行密起兵於廬州，漸至軍校。唐

末，青州王師範為梁祖所圍，乞師於淮南，楊行密發兵赴之，

溫時為小將，亦預其行。師次青之南鄙，師範已敗，淮兵大掠

而還。昪時幼稚，為溫所虜，溫愛其慧黠，遂育為己子，名曰

知誥。

《吳越備史》的說法，前已述及，此不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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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流行的說法是《陸氏南唐書》的記載，其說云：

烈祖光文肅武孝高皇帝名昪，字正倫，小字彭奴，徐州人，

姓李氏……帝以光啟四年十二月二日生於彭城，六歲而孤。遇

亂，伯父球攜帝及母劉氏避地淮泗，至濠州。乾寧二年，淮南

節度使楊行密見而奇之，養以為子。行密長子渥惡帝，不以為

兄弟。行密乃以與大將徐溫，曰：是兒狀貌非常，吾度渥終不

能容，故以乞汝。遂冒姓徐氏，名知誥。

此外，《馬氏南唐書》《新五代史》《資治通鑑》諸書所載，與此

大同小異。

關於李昪的出生地，當屬《舊五代史》的說法較為可靠。其書大

多取材於實錄，此處關於李昪出生地的記載，也許即來自久已亡佚

的《南唐烈祖實錄》。《江南餘載》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情：

烈祖嘗以中秋夜玩月延賓亭，宋齊丘等皆會。時御史大夫

李主明面東而坐，烈祖戲之曰：「偏照隴西。」主明應聲對曰：

「出自東海。」皆以帝之姓為諷也。

李主明所說的「東海」，指的就是海州。李昪輔吳之際，讖言紛

紛，有道人云：「東海鯉魚飛上天。」〔1〕時人傳之，流佈甚廣。李昪

即位，聞者莫不以為應驗，從中亦可知李昪確係生於海州。這裏還

牽涉到李昪原來的姓氏。按照《江南餘載》的說法，似乎李昪原即姓

李，所以才會與李主明在延賓亭賞月時，說「偏照隴西」。不過，這

〔1〕	（宋）史虛白《釣磯立談》，知不足齋叢書本，第 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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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一來，李昪復姓以前與李德誠聯姻，就成為無法解釋的事情了。

延賓亭係李昪篡吳之前為招納人才所設，此事即應發生在這一時期

之中，當時，沒有任何人包括李昪自己談到過他的姓氏問題。其實，

「皆以帝姓為諷」云云，是《江南餘載》作者的疏忽之辭。恰恰因為

李昪原來並不姓李，而席間偏偏有一位姓李的客人面東向月而坐，

李昪才會說「偏照隴西」，恭維客人的姓氏；而李主明則對以「出自

東海」，奉承主人的地望。如果李昪原即姓李，又坐在別的方向，則

「偏照」之說，無由而起，更何況李昪絕不會拿自己的姓氏與未來的

臣子開玩笑。

至於「東海鯉魚飛上天」之讖，《十國春秋》的解釋是：

鯉者，李也；東海，徐之望也；蓋言李氏起自徐氏而為君也。

這一解釋，很值得進一步地推敲。讖語應驗，有兩種情況。一

是讖語先出，而野心家藉機附會；二是野心家出於需要，自己編造、

傳播，藉以迷惑世聽。如果李昪的情況屬於前一種，則必須大體相

符，否則無法附會；如果屬於後一種，又不必轉彎抹角，編造得十

分懸遠，令人費解。因此，無論屬於何種情況，這一讖語必有與李

昪真實身世相符之處。從文獻記載來看，此讖出於李昪得勢之前，

不可能與他的身世完全相符，而其中的相符之處，應該就是地望。

至於「鯉」與「李」的符合，則是後來的事情，大概也是李昪之所以

冒稱唐室苗裔的重要原因之一。

至於李昪如何成為徐溫的養子，各種說法都有一些難以解釋的

矛盾。

《舊五代史》所載李昪被徐溫擄為養子的經過，與李昪生於海

州，而後人莫知其祖系的情況相合。因為按照其他說法，李昪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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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溫養子的時候，或其姊李某、或其父潘氏、或其伯父李球與其母

劉氏尚在，則李昪祖先的真實情況，必昭然於世，斷無失考難稽之

理。即使後來李昪冒稱唐室苗裔，真相也不會完全泯滅，以致出現

眾多矛盾牴牾、漏洞百出的記載。這種現象，只有李昪年幼被擄，

才有可能發生。戰亂之中，四處搶掠而又急於撤走的軍隊絕不會去

關心一個被擄孤兒的祖先究竟是誰，這正是導致李昪家世失考的直

接原因。但是，上述說法也有解釋不通之處。王師範被朱溫圍攻，

求救於楊行密，事在唐天復三年（903），當時，李昪已經十六歲，不

能稱之為「幼稚」。而楊行密攻克濠州，則在唐乾寧二年（895），李

昪剛剛八歲，與「幼而被擄」之說正相符合。由此觀之，李昪如何落

入徐溫之手，倒是《馬氏南唐書》《陸氏南唐書》《新五代史》以及《資

治通鑑》諸書的說法較為可信。

現存有關李昪身世及祖系的文字記載，大多來自傳聞，而且含

有猜測的成分在內。從中我們僅僅可以斷定：李昪既非唐室苗裔，

也不姓李。他生於海州（治今江蘇連雲港西），幼孤，後來流落濠

州，為楊行密所擄。由於楊氏兄弟不能容納，遂送與徐溫，成為徐

氏養子。

值得注意的是，李昪六歲方孤，被擄時至少已經八歲，而且天

性慧黠，「異於常兒」，即使記不得自己的遠祖，但卻不大可能不知

道自己的生父，更不會忘記原來的姓氏。不過，既被擄為養子，寄

人籬下，便不免有許多苦衷。搶掠者無暇深究細考，被擄者則不便

大肆宣揚，知情者自然也就寥寥無幾。後來，李昪發跡，對自己原

來的身世諱莫如深，也無人敢去認真追究。及李昪「復姓」，冒稱唐

室苗裔而公之於世，時人雖有疑惑之意，卻無由得知底細，於是以

訛傳訛，衍出各種各樣的傳說。至於李昪家世的謎底，恐怕已經隨

着李昪的死去而被埋進了墳墓，永不會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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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內謀其家

李昪幼孤而被擄，飽嘗了做養子的辛酸。關於這一段時間裏李

昪的生活情況，文字記載極少，我們僅知道他境遇不佳，幸有養母

李氏的庇護，才沒有落到無家可歸的地步。但是，李昪畢竟天資穎

悟、善伺人意，雖常遭荼毒，仍隱忍不發。史書記載說：

知誥……奉溫盡子道，溫妻李氏又以同姓故，鞠養備至。

常從溫出，不如意，輒杖而逐之；及歸，拜迎於門，溫驚曰：

「爾在此邪！」知誥曰：「為人子，捨父母奚適？父怒而歸母，

子之常也。」溫由是愛之。〔1〕

李昪成年之後，娶吳升州刺史王戎之女為妻。王氏性情溫順，

頗明婦道，夫唱婦隨，深得養父的歡心：

義祖常臥疾床蓐間，烈祖夜不解帶，或聞謦欬聲，必率妃

與偕往。義祖問何人至，烈祖曰：「知誥在斯。」又問：「彼更

何人？」對曰：「知誥之婦。」累封魏國君。未幾薨，義祖為感

歎者久之。〔2〕

王氏死後，李昪復娶宋氏。宋氏小字福金，是江夏人宋韜之女。

〔1〕	（清）吳任臣《十國春秋》卷十五《南唐一．烈祖本紀》，中華書局 1983年版，第
184—185頁。

〔2〕	（清）吳任臣《十國春秋》卷十八《南唐四．烈祖順妃王氏傳》，中華書局 1983年版，
第 2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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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年幼流離於亂兵之中，為王戎所掠。後隨王戎女歸李昪，為媵

妾。王氏卒，立為繼室，即元敬皇后。關於宋氏的來歷，《馬氏南唐

書》《江南野史》說她年幼被擄，為徐溫之侍姬，王氏卒，賜予李昪。

觀徐溫之為人，當不至此，野史傳聞，未必實有其據，不可盡信。

青年時代的李昪，姿貌瑰特，目瞬如電，語言厚重，望之則威

儀懾人，與語則翔雅得體。徐溫曾命其主持家務，以試其才具，李

昪亦不負所望：

食邑采地夏秋所入，及月俸料或頒賜物段、出納府廩，雖

有專吏主職，然能於晦朔總其支費存留，自緡匹之數，無不知

其多少。及四時伏臘、薦祀牲腯、宴饌肴蒸、賓客從吏之費，

概量皆中其度。逮嬪婢嬖姥寒燠衣御、紈綺幣帛高下之等，皆

取其給，家人之屬，且亡間言。〔1〕

因此，不僅徐溫很賞識養子的才幹，甚至楊行密亦曾對徐溫說

起：「知誥雋傑，諸將子皆不及也。」〔2〕

徐溫有三位夫人，一共生了六個兒子。長子徐知訓、次子徐知

詢、三子徐知誨、四子徐知諫、五子徐知證、六子徐知諤。李昪以

年長，「居諸子之上」〔3〕。不過，《江表志》稱徐知訓為徐溫第三子，

宋齊丘亦稱其為「三郎」；又《南唐近事》載，徐知詢曾稱李昪為「二

兄」，似乎李昪之上尚有一子。

〔1〕	（宋）龍袞《江南野史》卷一《先主》，豫章叢書本，第 2頁。

〔2〕	（清）吳任臣《十國春秋》卷十五《南唐一．烈祖本紀》，中華書局 1983年版，第
185頁。

〔3〕	（宋）鄭文寶《江表志》卷上，墨海金壺本，第 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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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昪雖然逐漸贏得了徐溫的好感和賞識，但與徐氏諸子之間的

關係卻並不十分和睦。特別是徐知訓，常以「乞子」呼之。嘗召李

昪飲酒，李昪遲到，徐知訓面露殺機，怒曰：「乞子不欲酒，欲劍

乎！」〔1〕李昪雖然曲與周旋，但在內心深處，卻時時懷有身世之感。

養子的特殊地位，不僅使李昪在明慧的天性之中格外增加了幾分狡

詐，而且也增加了幾分自卑。

李昪九歲的時候，曾經作過一首《詠燈》詩，詩中寫道：

一點分明值萬金，

開時惟怕冷風侵。

主人若也勤挑撥，

敢向尊前不盡心。〔2〕

這首詩堪稱李昪當時生活經歷與心態的真實寫照。雖然作者以

「盡心」二字作結，但其核心，卻在「冷風」一語。這首詩在當時曾大

受讚賞，尤其是徐溫，確實感到得意，後人更把這首詩作為李昪聰

穎過人的憑據。但是，無論當時或後來，似乎都極少有人從中體會

出作者所委婉流露出來的酸楚之感。

吳天祐六年（909）三月，二十二歲的李昪藉助養父徐溫的勢力，

由元從指揮使擢遷升州防遏使、兼樓船軍使，於升州督領水軍。次

年，又任升州副使，從此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李昪的養父徐溫，字敦美，海州朐山（今江蘇連雲港西）人，唐

末販鹽為盜。吳太祖楊行密起兵合肥，徐溫隸於帳下，為「三十六英

〔1〕	（清）吳任臣《十國春秋》卷二《吳二．高祖世家》，中華書局 1983年版，第 49頁。

〔2〕	《全唐詩》卷八，南唐先主李昪《詠燈》，中華書局 1960年版，第 7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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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之一，雖未嘗有戰功，但善於計謀。楊行密克宣州，諸將爭相掠

取金帛，而徐溫獨據米倉，救濟飢民。後來，楊行密與手下大將朱

延壽發生衝突，徐溫獻計殺之，因此受到楊行密的信重，擢為右牙

指揮使，參與軍國謀議。及楊行密病卒，徐溫支持其長子楊渥繼承

吳王之位，不久，又與左牙指揮使張顥合謀，殺死楊渥，擁立其弟楊

隆演，繼而除掉張顥，掌握了吳國的軍政大權。

徐溫雖然奪得了吳國的政柄，但其地位卻並非十分穩固。吳

國的勳臣舊將，自唐末以來，追隨楊行密，出生入死，身經百戰，

對這位靠陰謀起家，寸功未立而驟登高位的權臣十分不滿。為了

應付局面，徐溫一方面毫不留情地打擊政敵，另一方面則竭力拔

擢自己的子弟，以擴大勢力。李昪就是在這種形勢之下，登上了

吳國的政治舞台。

這一時期中的李昪，表面上雖然是吳高祖楊隆演的臣子，但他

的實際身份，卻是徐溫的爪牙。他的政治前途如何，主要要看徐溫

對他的態度。對於自己的實際處境，李昪心裏十分清楚。只是因為

年長，而且徐溫急於用人，李昪才得以獲得一席之地。親疏之間，

徐溫的態度十分明顯；拔擢李昪，不過是一種權宜之計。因此，李

昪所要做的，除了協助養父控制吳國大政之外，更重要的是提高自

己在徐氏門下的地位。

吳天祐九年（912）三月，吳國發生了一場嚴重的政治危機。宣

州觀察使李遇、鎮南節度使劉威、歙州觀察使陶雅等人痛恨徐溫專

權，不僅拒不朝覲，而且密議誅殺徐溫。徐溫察知其謀，派親信徐

玠到宣州遊說李遇。李遇懾於徐溫權勢，允諾入覲，並設酒宴款待

徐玠。不料，徐玠爛醉之際，竟對李遇說：「君言入謁，是良圖也。

不爾，則為反矣！」李遇聞言大怒，回敬道：「君言遇反，且殺景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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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渥）者誰也？」〔1〕徐玠使命失敗，回到揚州覆命。徐溫聞報，立即

委派淮西節度副使王壇為宣州制置使，遣黑雲都指揮使柴再用率升、

潤、池、歙四州之兵，以李昪為副，送王壇到宣州就任。李遇據城

自守，不肯受代。柴再用受命攻城，戰事進行了一個多月，沒有結

果。後來，徐溫執李遇少子到宣州城下勸降，李遇不忍再戰，開門

出降，結果全家被殺。

李遇屠滅，劉威、陶雅等人膽戰心驚，相繼入朝。徐溫官加鎮

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基本上鞏固了自己的地位。李昪因為出兵

助戰之功，擢拜升州刺史，也算是有了自己的落腳之地。

升州（今江蘇南京）位於長江尾端南岸，西界秦淮，東倚鍾山，

北有清涼山，南有雨花台，地形複雜，山勢雄偉，易守難攻，戰略地

位十分重要。自從春秋時期吳王夫差在這裏建立冶城以來，當地的

經濟與文化日益發達。其後，東吳、東晉以及南朝時期的宋、齊、

梁、陳相繼建都於此，故有六朝古都的美稱。李昪就任升州刺史以

後，雄心勃勃，不僅大力選拔人才，去貪用廉，修明政教，而且對升

州舊城進行了修整與擴建。五年之中，升州面貌大變。居民繁富，

城池堅固，府舍制度十分壯觀。據實地考古勘測，其城周圍三十五

里左右，規模超過了六朝時期的建康城。後來，明代南京城大體上

就是在這座升州城的基礎上擴建而成的。

李昪在升州招賢納士，對徐溫來說，並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情。徐溫雖然賞識養子的才幹，但對他擴大個人實力與影響的舉動，

卻心懷疑慮。就在李昪任升州刺史期間，徐溫加官進爵，拜管內水

陸馬步諸軍都指揮使、兩浙都招討使、守侍中、封齊國公，以升、

〔1〕	（宋）馬令《馬氏南唐書》卷八《義養傳第三．徐宣祖》，墨海金壺本，第 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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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常、宣、歙、池六州為巡屬，出鎮潤州（今江蘇鎮江），而以長

子徐知訓為淮南節度行軍副使、內外馬步諸軍副使，居都城廣陵（今

江蘇揚州）輔政，李昪的地位由此一落千丈。不僅如此，吳天祐十四

年（917），徐溫巡行到了升州，讚賞之餘，卻打定了釜底抽薪之主

意，把鎮海軍的治所由潤州遷到升州，而改任李昪為潤州團練使。

這一變動，對李昪來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五年的辛苦經營，

一旦付之東流。沮喪之餘，李昪求任宣州。因為潤州屢經戰爭破壞，

人煙稀少；宣州則歷來是繁富之地，到了那裏，或許可有用武之地。

但是，徐溫執意不允。父子二人各懷心腹事，又都不便明白地說出

來。正當李昪遲疑不決、無計可施之際，他的謀士宋齊丘私下對

他說：

昔項羽叛約，王沛公以漢中之地。時皆以為失職左遷，唯

蕭何贊之，以為語有天漢，其稱甚美。今明使君中有大志，

而忽得京口，其名殆不可失也。且西朝拱己，知訓童昏，老

臣宿將，不甘詬辱，度其勢，亂在旦暮。蒜山之津，曾不一

昔而可以定事。更捨此利而求入宣城山中，卒卒度歲月，其

亡聊奈何？〔1〕

李昪聞言猛醒，即日啟程趕赴潤州。

徐知訓雖然被徐溫安插在吳高祖楊隆演身邊，委以「輔政」的重

任，朝中大臣畏懼徐溫的權勢，交口稱讚徐知訓的才幹，譽之為「昌

華相公」。但實際上，徐知訓並沒有甚麼政治頭腦。他對自己的使命

〔1〕	（宋）史虛白《釣磯立談》，知不足齋叢書本，第 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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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認識，怙權恃勢，恣意妄為：

知訓輔政，常陵侮諸將，而對吳主隆演無君臣禮。隆演幼

懦，嘗飲酒樓上，命優人高貴卿侍酒，知訓為參軍，隆演鶉衣

髽髻為蒼鶻。知訓因使酒罵座，語侵隆演。隆演愧恥泣涕，而

知訓愈凌辱之。左右扶隆演起去，知訓殺一吏乃止。李德誠有

女樂，知訓求之。德誠曰：此輩皆有所生，且復年長，不足以

接貴人，俟求少妙者進之。知訓對德誠使者罵曰：吾殺德誠，

並取其妻，亦易爾！〔1〕

此類事例頗多，無須一一列舉。日久天長，楊氏舊臣不堪其辱，

人心危懼。後來，宿衛將李球、馬謙挾持楊隆演登樓，發動庫兵，

企圖誅殺徐知訓，幸得大將朱瑾的相助，才平息了這場風波。當時，

徐溫雖然權勢炙手，有代吳之心，但楊氏舊臣並未心服，徐溫審時

度勢，亦不得不暫時止步。徐知訓如此猖狂，顯然不能持久。宋齊

丘正是看準了這一點，才密勸李昪接受潤州之命，以退為進，以觀

時變。

其後，徐知訓又與大將朱瑾發生了衝突。朱瑾是宋州下邑（今

河南夏邑）人，唐末為泰寧節度使，與從兄朱宣據鄆、兗數州之地，

對抗朱溫。後兵敗奔吳，授武寧軍節度使，又以功拜平盧軍節度使、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頗受楊行密信任。高祖楊隆演又以其與生母朱

氏同姓，尊之為「阿舅」。徐知訓曾向他學習兵法，朱瑾悉心教之。

李球、馬謙之亂，徐知訓亦深得朱瑾之力。不料，徐知訓因向朱瑾

〔1〕	（宋）馬令《馬氏南唐書》卷八《義養傳第三．徐知訓》，墨海金壺本，第 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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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求戰馬未能如願，便對他懷恨在心。朱瑾也對徐溫父子專權跋扈

十分不滿，多次建議楊隆演早日下手，誅除徐氏。不過，楊隆演感

到自己勢單力薄，不敢採納朱瑾的建議。

徐知訓曾經幾次派遣壯士在夜間對朱瑾行刺，但都沒有得手。

吳天祐十五年（918）六月，徐知訓貶朱瑾為靜淮軍節度使，出鎮泗

州。此行凶多吉少，朱瑾心裏十分清楚，臨行之際，朱瑾請徐知訓

夜飲，二人相得甚歡。次日清晨，徐知訓前去朱瑾府上道謝，朱瑾

復設酒宴，親自奉觴，命樂妓作歌助興，又獻所愛名馬為其祝壽。

徐知訓大喜過望，入其廳堂，朱瑾命其妻出拜，乘徐知訓答拜之機，

用手中象笏猛擊其首，徐知訓倒地，伏兵衝出殺之。

朱瑾預先將兩匹惡馬繫於中庭，及徐知訓入府，釋之令相踢鳴，

因此外人並未察覺有變。但朱瑾乃一勇之夫，雖善施小計，卻並無

遠謀。徐知訓被殺，徐溫於升州尚握幾十萬大軍，豈肯善罷甘休。

當朱瑾手持徐知訓首級馳入吳王府，報稱「今日為吳除患矣」的時

候，楊隆演大驚失色，以衣掩面，說了一句：「舅自為之，此事非吾

敢知！」便慌忙退入內室。朱瑾大失所望，忿然罵道：「婢子！不足

與成大事。」把徐知訓的首級在柱子上摔得稀爛，提劍而出。但府門

已閉，朱瑾逾垣折足，又為徐知訓親兵所攻，自顧途窮，乃大呼：「吾

為萬人去害，而一身死之！」自刎而死〔1〕。

正在潤州觀望的李昪終於等來了機會。聞報之後，即刻率兵自

蒜山渡江入廣陵，迅速控制了局勢。不久，徐溫也由升州趕回廣陵。

按照徐溫對形勢的估計，首先懷疑李昪與徐知訓的被殺有關。

因為自從李昪任升州刺史、初展政治抱負之後，徐氏家族對他的疑

〔1〕	（清）吳任臣《十國春秋》卷八《吳八．朱瑾傳》，中華書局 1983年版，第 1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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懼日益加深。特別是徐知訓，唯恐李昪羽毛豐滿，危及他未來的地

位。徐知訓居廣陵輔政之時，幾次打算殺掉李昪。曾設宴與李昪會

飲，而先伏劍士於室中。李昪親吏刁彥能預知其謀，以手暗掐李昪

而推之，李昪悟而逸去。李昪鎮潤州，入廣陵進覲吳王，與徐知訓

飲於山光寺，徐知訓大醉，決意下手。徐知諫察覺，竊躡李昪足，李

昪奔還潤州，乃免於難。

徐知訓與李昪之間的衝突，徐溫心中十分清楚。潤州與廣陵僅

一江之隔，李昪剛到潤州不久，徐知訓就被朱瑾殺死。而且李昪的

消息如此靈通、出兵如此迅速，絕非偶然。但是，徐溫至廣陵之時，

朱瑾已經自殺，宗戚盡被誅戮，對李昪不利的證據已經不復存在。

徐溫雖然滿腹狐疑，卻無把柄可尋。史載：

溫意潤州預謀，就知訓廨，有土室，繪畫溫像，身被五木，

諸弟皆執縛受刑，而畫知訓袞冕正座，皆署其名。溫見之，唾

曰：狗死遲矣！知誥因得疏其罪惡。〔1〕

除此之外，徐溫還發現了僧人修睦為徐知訓編造的一些讖語。

徐知訓與修睦親狎，實有其事；土室之繪，卻不一定是徐知訓所為，

或為李昪偽造亦未可知。但這些發現卻在某種程度上消除了徐溫對

李昪的懷疑，他下令殺掉了修睦以及與朱瑾有通謀嫌疑的唐宣諭使

李儼、泰寧節度使米志誠，又把朱瑾的屍體沉入雷塘，匆匆了結了

此案。

徐知訓被殺，李昪乘機出兵控制廣陵，而徐溫其餘諸子皆幼弱

〔1〕	（宋）馬令《馬氏南唐書》卷一《先主書》，墨海金壺本，第 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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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大任，徐溫遂以李昪為淮南節度行軍副使、內外馬步都軍副使、

通判府事、兼江州團練使，代徐知訓居廣陵輔政，徐溫還鎮升州，

總攬軍國大政，其餘庶務，皆由李昪參決。

李昪輔政，給吳國政壇帶來了全新的氣象：

知誥悉反知訓所為，事吳王盡恭，接士大夫以謙，御眾以

寬，約身以儉。以吳王之命，悉蠲天祐十三年以前逋稅，餘俟

豐年乃輸之。求賢才，納規諫，除奸猾，杜請託。於是士民翕

然歸心，雖宿將悍夫無不悅服。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

錢，錢重物輕，民甚苦之。齊丘說知誥，以為「錢非耕桑所得，

今使民輸錢，是教民棄本逐末也。請蠲丁口錢；自餘稅悉輸穀

帛，綢絹匹直千錢者當稅三千。」或曰：「如此，縣官歲失錢億

萬計。」齊丘曰：「安有民富而國家貧者邪！」知誥從之。由是

江、淮間曠土盡闢，桑柘滿野，國以富強。〔1〕

上述舉措，當然與李昪吸取了徐知訓陵弱吳王、驕侮諸將，終

於招致殺身之禍的深刻教訓有關，而且也與李昪的性格合拍。十五

年的養子生涯，練就了他政治嗅覺的敏銳和忍耐力的驚人。前者主

要來自養父的熏陶，後者則應歸功於長期寄人籬下的痛苦生活的磨

礪。此時的李昪，已經成為一個成熟的政治家，除了個人的政治才

能之外，還掌握着相當的實力。從他的政治舉措之中，我們完全可

以看出，李昪的着眼點，已經不再是徐氏門下的一碗殘羹剩飯。

隨着李昪個人勢力的增強與影響的擴大，徐溫對養子的行動越

〔1〕	《資治通鑑》卷二七○《後梁紀五》，均王貞明四年七月，中華書局 1956年版，第
8831—88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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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越不放心。徐知訓被殺、李昪代其輔政後不久，徐溫委派次子徐

知詢接替了李昪潤州團練使的職務。徐溫的打算是，首先讓徐知詢

增強閱歷與政治才幹；其次，徐知訓被殺之後，徐溫也認識到了潤

州的重要性，因此，他企圖通過徐知詢，對李昪的行動進行監視和

控制。

徐溫的親信也同樣感覺到了形勢的危險。尚書右僕射兼同平章

事嚴可求、行軍副使徐玠，屢次向徐溫建議用徐知詢代替李昪，以

絕後患。但是，兩人的主張遭到夫人陳氏的反對：「知誥自我家貧賤

時養之，奈何富貴而棄之！」〔1〕這一理由，徐溫當然可以置之不顧，

但徐知詢能否勝任輔政之職卻是一個不大不小的問題，因此，徐溫

一時還拿不定主意。但是，嚴可求等人言之不已，徐知詢也主動向

徐溫請求代替李昪輔政，終於促使徐溫下定最後的決心。

李昪知道此事以後，曾打算貶逐嚴可求出鎮楚州，但沒有成功。

他又把自己的女兒嫁給嚴可求之子嚴續，企圖用姻親關係籠絡對方。

不料，嚴可求並未因此而動搖。吳乾貞元年（927），徐溫計劃親自率

領諸藩鎮入朝，奉吳王楊溥稱帝。但在臨行之際，突然發病，於是

派徐知詢奉表至廣陵勸進，並藉此機會代替李昪執政。李昪聞訊，

自知此時尚無力與徐溫抗衡，只好忍痛連夜寫好表章，請求出任洪

州刺史。

正當李昪一籌莫展之際，形勢突然發生了變化。徐知詢剛剛到

達廣陵，勸進之事欲行而未行；李昪做好了去洪州的準備，表章當

奏而未奏，卻從升州傳來了徐溫死去的消息。徐知詢聞訊，驚慌失

措，連夜奔還升州。李昪則從容準備，於同年十一月奉吳王楊溥稱

〔1〕	《資治通鑑》卷二七六《後唐紀五》，明宗天成二年十月，中華書局 1956年版，第
90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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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加拜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潯陽公。

徐溫死後，李昪獨攬朝政大權，徐知詢則繼承了徐溫的官職，

拜諸道副都統、鎮海寧國軍節度使兼侍中，坐鎮升州，與李昪抗衡。

李昪雖然居吳都輔政，「挾天子以令境內」，但是，徐知詢手握

重兵，自以為升州地處揚州，有高屋建瓴之勢，因此並沒有把李昪

放在眼裏。不過，徐知詢和他的長兄徐知訓一樣，自信有餘而才氣

不足，雖然專橫跋扈，卻不懂得如何掌握局面。況且徐溫已死，親

黨各尋出路，大半歸了李昪，如徐玠、嚴可求之流，早已改換門庭，

成了李昪的上賓；其餘舊僚故吏，知徐知詢必敗，惶惶然不可終日；

甚至徐知誨、徐知諫兄弟，亦首鼠兩端，向李昪頻送秋波。

吳大和元年（929），徐知詢親信典客周廷望向他建議「捐寶貨以

結朝中勳舊」〔1〕，以改變被動的局面。徐知詢採納了他的建議，並且

派他到揚州活動，收買人心。周廷望到了揚州以後，假意投靠李昪，

摸清了李昪的底細，回報徐知詢。徐知詢立即採取行動，召李昪至

升州為養父服喪，企圖在升州下手。但是，李昪抓住徐知詢的把柄，

不僅不肯前往升州，反而令徐知詢入朝「謝罪」。徐知誨、徐知諫從

旁力勸，徐知詢無奈，硬着頭皮來到揚州。臨行之際，周廷望流涕

相送，對他說：「公有往日，而無還日。」〔2〕希望他改變主意。但徐知

詢執意不從。到了揚州以後，李昪責其以「不臣」之罪，謫授統軍虛

職，悉奪其兵，徐氏勢力從此一蹶不振。

徐知詢後來出任潤州鎮海軍節度使。在潤州之時，終日以宴飲

〔1〕	《資治通鑑》卷二七六《後唐紀五》，明宗天成四年十月，中華書局 1956年版，第
9034頁。

〔2〕	（清）吳任臣《十國春秋》卷十三《吳十三．徐知詢傳》，中華書局 1983年版，第
17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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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事，不復敢生覬覦之心。但是，李昪對他仍然十分戒備：

知誥召徐知詢飲，以金鐘酌酒賜之，曰：「願弟壽千歲。」

知詢疑有毒，引他器均之，跽獻知誥曰：「願與兄各享五百歲。」

知誥變色，左右顧，不肯受，知詢捧酒不退。左右莫知所為，

伶人申漸高徑前為詼諧語，掠二酒合飲之，懷金鐘趨出，知誥

密遣人以良藥解之，已腦潰而卒。〔1〕

徐知誨、徐知諫因為有功於李昪，封賞優厚。後來，徐知諫死

於洪州鎮南軍節度使任所，徐知詢代任，途中遇到徐知諫靈柩，撫

棺大哭：「弟用心如此，我亦無憾，然何面目見先王於地下乎！」〔2〕徐

氏兄弟三人均死於洪州，似非善終，恐怕與李昪的疑忌不無關係。

三 外謀其國

李昪篡吳，經過了相當充分的準備。從吳天祐十五年（918）徐

知訓被殺，李昪自潤州入廣陵定亂，代徐知訓輔政之時開始，到吳天

祚三年（937）「受禪」建立齊國，時間長達二十年。這種情況，不僅

與李昪老謀深算、極富忍耐力有關，而且也與吳國的政治形勢有關。

五代十國是中國古代社會歷史發展中的一個轉折時期。其中的

〔1〕	《資治通鑑》卷二七六《後唐紀五》，明宗天成四年十二月，中華書局 1956年版，第
9036頁。

〔2〕	（清）吳任臣《十國春秋》卷十三《吳十三．徐知諫傳》，中華書局 1983年版，第
1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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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重要內容，是南北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力量的對比上發生

了巨大的變化。

以漢族文化為主體的中國文化最先發祥於黃河中游自然條件優

越、宜於原始農業發展的黃土谷地，隨即向東擴張，到達黃河下游

沖積地帶，然後向西延伸，深入黃土高原腹心，逐步形成了以西安、

洛陽、開封三大古都為軸線的中原文化區域。在魏晉南北朝以前，

作為中心區域，中原與其他地區特別是南方廣大地區相比，在政治、

經濟、文化實力上一直佔有十分明顯的優勢。與此相適應，在此前

歷代統治集團中，中原人士也始終處於無可爭辯的主導地位。但是，

魏晉唐宋時期，隨着中原的漸次衰落以及南中國的逐步開發，經濟

與文化中心開始向南轉移。與此同時，中原人士在朝廷中的主導地

位受到嚴重挑戰，而南方人士的政治勢力則迅速抬頭。以五代十國

為界標，中國古代的政治地理、經濟地理與文化地理發生了帶有根

本意義的變化。南方的崛起不僅使政治、經濟與文化的發展得以在

更廣大的範圍之內協調進行，從而推動中國古代社會進入全盛時期，

並且給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衝突帶來了新的特點。

在中國古代，以地區之間自然環境特殊、發展水平失衡、文化

傳統互異為背景而形成地域衝突始終是一個基本的社會問題；與此

相適應，以地理界線作為派系分野的標誌並且爭奪區域利益也始終

是統治集團內部衝突的一個重要特徵。

地理環境是人類文明賴以發生與發展的基礎。地理環境不僅提

供了人類社會進步的先決條件，而且賦予其某些重要的、並注定要

延續下去的原始特徵。這些特徵的發展構成了國與國之間的顯著不

同，也構成了一國之內各個地區之間的巨大差異。

就中國來說，其地理環境是一個由若干相對封閉的小面積空間

組成的相對封閉的大面積空間。以黃河、長江為線索，我們可以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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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國劃分為兩大區域。在這兩大區域之中，又分別存在着若干

小區域。兩大區域及其所包含的各個小區域之間，不僅在地形地貌、

氣候土壤、植被物產等自然條件方面千差萬別，而且山川縱橫、關

津阻隔、交通不便。在這個由山川關津分割開來的許多小區域組成

的大區域之外，東南兩面瀕臨浩瀚的海洋，西面綿亙着高大的山脈，

北面則是廣袤無垠的沙漠草原。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古代中國賴

以溝通外部世界的陸、海絲綢之路不絕若線、時斷時續，其作用實

際上極為有限。這種雙重封閉的地理環境一方面使文化的發展與延

續具有穩定性，易於形成並保持傳統；另一方面則使各地區之間的

往來受到限制並且尤其不利於國際交流。其結果是中國古代文化呈

現出區域文化色彩雜陳的局面，而在整體上則由於缺乏大量外來文

化因素的強烈刺激難以打破相對固定的格局並且在某種程度上助長

了保守與排外傾向的形成與蔓延。

中國古代各區域文化之間並非完全缺乏同一性，這一點無須贅

言。就大體情況特別是就漢族地區而言，在價值觀念、心理氣質乃

至於知識系統方面的差別並不具有本質上的意義。但是，這種同一

性形成的過程艱難而緩慢，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特定的地理環境所

帶來的各地區之間實際上存在着的閉塞與隔膜。不僅如此，中國境

內大多數地區一般都比較適宜於農業生產活動的進行並且以此為基

礎形成了以小農經濟為特徵的社會經濟形態。小農經濟是一種充滿

矛盾的自然經濟形態，其運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地理環境的恩惠，

同時在其發展過程中又受到地理環境的制約，在長期維持簡單循環

的狀態之下，形成了社會分工極不發達、商品經濟受到嚴重限制、

各地區之間發展很不平衡的局面。這種局面不僅使各地區之間潛伏

着深刻的利益衝突，而且使國內各地區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勢力在

本質上缺乏凝聚的堅實基礎。易言之，在中國古代的統一王朝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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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區勢力之間實際上存在着一種控制與被控制的關係。一旦這種

控制出現鬆弛，大一統的局面便開始解體。

在唐宋以前，南方始終處於北方的控制之下。南方雖曾出現過

割據政權，但其統治核心，卻大抵來自北方，所謂：「南風不競，非

復一日。」到了唐宋之際，南方政治、經濟、文化實力的增強已經使

南人不僅有能力向北方滲透，在大一統王朝統治核心中奪取一席之

地，而且有能力建立獨立的地方性割據政權，與北方勢力公開抗衡。

與此同時，地域衝突也愈演愈烈，形成了以南北衝突為基線的新形

勢。當時，人們對地域問題十分敏感。北方人以老大自居，貶低南

方人；南方人後來居上，對北方人亦竭力排擠。這種情況，在五代

時期南方的一些割據政權中十分突出。

吳太祖楊行密祖籍合肥。作為一個闖蕩江湖、起家卒伍的小人

物，能夠逐漸擴大勢力，割據江淮二十餘州，建立起頗具規模的吳

國政權，與他是當地人，得到當地勢力的積極支持有很大關係。據

《文獻通考》載，吳人信都鎬曾撰《淝上英雄小錄》，記楊行密將吏

有勳名者四十人，其中二十四人是合肥人。從中已經可以窺見吳國

政權與合肥人之間的關係。清人吳任臣撰《十國春秋》，蒐羅十國資

料極為宏富。其中吳國部分十四卷，列傳中收錄的文臣武將等重要

人物家世可考者凡七十一位，其中僑寓人士二十九位，約佔百分之

四十；當地土著四十二位，約佔百分之六十。當地土著中，淮南人

即達二十八位，佔總數百分之四十，佔當地人百分之七十；淮南人

中，廬州（治今安徽合肥）人十九位，又居大半之數。吳國掌政、握

兵之人，亦多出自廬州。由此，我們不僅可以看出楊行密在割據過

程中主要依靠淮南地方勢力的支持，而且還可以看出，楊行密建立

的吳國實際上是一個以當地人為主體、以淮南人特別是廬州人為核

心的地方性割據政權。



南唐史030

唐末，北方戰亂頻仍，大批北方人南下避難。其中相當一部分

人聚集在楊行密的周圍。吳國政權建立以後，土著雖然是主體成份，

但僑寓人士也佔很大比例。這些人以徐溫為首，形成一股特殊勢力，

與土著爭奪各方面的利益，從而遭到土著勢力的竭力排斥。

徐溫是一個野心勃勃的人物，他畢生經營，嘔心瀝血，目的就

在於篡奪吳政。但是，作為一個僑寓人士，當他篡吳的企圖一旦暴

露，便立即遭到土著勢力的強烈反對。天祐九年（912），合肥人劉

威、陶雅、李遇「密議誅溫」，實際上就是土著勢力反對徐溫篡吳的

聯合行動。徐溫雖然依靠僑寓人士柴再用等人的支持出兵攻滅李遇，

平息了這場騷動，並進一步鞏固了自己的地位，但他篡吳的嘗試卻

從此擱淺。

其後，徐知訓被殺，李昪佔據輔政之位，徐溫篡吳之計，更加

無望。因為李昪自知非徐氏親子，如果徐溫得位，自己絕無繼嗣的

可能，所以竭力阻撓。史載：

溫居恆好服白袍子，知誥每遇溫誕生日，必以獻。會坐客

有諂溫者，曰：「白袍不如黃袍好。」知誥遽斥之，謂溫曰：「令

公忠孝之德，朝野所仰，一旦或諂佞之說聞於中外，無乃頓損

夙望乎？願令公無惑其言。」溫雖頷之，而心實未忘竊位也。

蓋知誥以己非其嫡，慮溫急於取國，不得嗣，故以是為言云。〔1〕

及吳高祖楊隆演病重，徐溫自升州入朝，商議立嗣：

〔1〕	（清）吳任臣《十國春秋》卷十三《吳十三．徐溫傳》，中華書局 1983 年版，第
1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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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下侍郎嚴可求言王諸子皆不才，引蜀先主顧命諸葛事，

溫以告知誥，知誥曰：「可求多知，言未必誠，不過順大人意

爾。」溫曰：「吾若自取，非止今日。張顥之亂，嗣王幼弱，政

在吾手，取之易於反掌。然思太祖大漸，欲傳位劉威，吾獨力

爭，太祖垂泣，以後事託我，安可忘也。」乃與內樞密使王令

謀定策，稱隆演命，迎丹陽公溥監國。〔1〕

徐溫之言雖然說得冠冕堂皇，但李昪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卻

不可低估。李昪輔政日久，徐溫勢力日益孤弱，不敢貿然行動，終

於抱恨而死。

徐溫篡吳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沒有得到當地勢力的支持。這對

李昪來說，是一個具有關鍵意義的啟示。李昪在徐氏門下站穩腳跟，

並藉助徐氏勢力執掌吳政，雖然幾經曲折，但這僅僅是徐溫一派勢

力內部爭奪權位的角逐，因此在當時並沒有引起太大的震動。但是，

當李昪進而企圖取代楊氏，局面就完全不同了。作為一個僑寓人士，

要達到這一目的，李昪不僅要解決一般的篡位者所遇到的問題，更

要注意解決由吳國政權內部南北兩派勢力的對抗所帶來的特殊麻

煩，這就使李昪在篡吳之際，表現得格外小心翼翼。

為了實現取代楊氏的企圖，李昪充分考慮了各方面的因素，從

吳王以下一直到當地百姓，李昪一例懷柔，以爭取當地勢力的好感，

緩和敵對情緒。

對待吳王，李昪極盡恭敬，這一點，我們已經在前面提到過一

些，這裏再舉一例：當時，節鎮入覲，往往不拘禮節。吳睿帝時，北

〔1〕	（清）吳任臣《十國春秋》卷二《吳二．高祖世家》，中華書局 1983年版，第 5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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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籍將領柴再用戎服入朝，被御史彈劾，柴再用不服。李昪知道以

後，故意於便殿通起居，退朝以後，上表自劾，請罰一月俸祿。事情

傳開，朝綱大肅，不僅使吳睿帝對李昪懷有好感，同時也使土著文

臣武將感到李昪在對待南北兩派勢力時，有一個不偏不倚的立場。

李昪輔吳之際，土著將領在地方上還擁有很大勢力。如何爭取

這些人，是一個很棘手的問題。史載：

烈祖輔吳之初，未逾強仕。元勳碩望，足以鎮時靖亂。然

當時同立功如朱瑾、李德誠、朱延壽、劉信、張崇、柴再用、

周本、劉金、張宣、崔太初、劉威、韋建、王綰等，皆握強兵，

分守方面。由是朝廷用意牢籠，終以跋扈為慮。上雖至仁長厚，

猶以為非老成無以彈壓。遂服藥變其髭鬢，一夕成霜。〔1〕

引文中提及的十三人，張宣、韋建家世無考，朱瑾、劉延壽已

死，其餘九人中，張崇、周本、劉金、劉威、王綰等五人都是當地

土著。「服藥」之說固涉妄誕，然而其中反映出的李昪在當時面臨的

困難形勢，卻是真實的。如德勝軍節度使周本，「素無推翊之誠」〔2〕，

多次揚言於朝路，表示不肯「推戴異姓」。後來，李昪以其元勳碩望，

令其率眾推戴，周本竟說：「我受先王大恩，自徐溫父子用事，恨不

能救楊氏之危，又使我為此，可乎！」〔3〕

為了籠絡土著勳臣舊將，李昪確實煞費苦心。他的對策，幾乎

〔1〕	（宋）鄭文寶《南唐近事》，寶顏堂秘笈本，第 1頁。

〔2〕	（宋）釋文瑩《玉壺清話》卷九《李先主傳》，知不足齋叢書本，第 4頁。

〔3〕	《資治通鑑》卷二八○《後晉紀一》，高祖天福元年十二月，中華書局 1956年版，第
916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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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難以理解：

烈祖初得政，盡反知訓之所為。接御士大夫，曲加禮敬，

躬履素樸，去浮靡，而又寬刑勤理，孜孜不倦。是時方鎮窺伺，

事資彈壓，烈祖視聽不妄，指撝中節，平居自號曰政事僕射。

高位重爵，推與宿舊，故得上下順從，人無異意。〔1〕

烈祖輔吳，四方多壘，雖一騎一卒，必加姑息。然群校多

從禽聚飲近野，或搔擾民庶，上欲糾之以法，而方藉其材力，

思得酌中之計。問於嚴［求］（可求）。［求］（可求）曰：無煩

繩之，易絕耳。請敕泰興、海鹽諸縣，罷採鷹鸇，可不令而止。

烈祖從其計，期月之間，禁校無復遊墟落者。〔2〕

「高位重爵，推與宿舊」；「一騎一卒，必加姑息」，作為李昪收

攬人心的一項措施，自然會帶來一些副作用，但同時也收到了預期

的效果，至少使土著勢力感覺到李昪的寬厚。舉例來說，吳大和二

年（930），海州都指揮使、王綰之子王傳拯發動叛亂，焚掠城廓，

率其眾五千人投奔後唐。李昪竟說：「是吾過也。」赦其妻子，又以

其季父王輿為控鶴都虞，典兵宿衛。通過這一番「傾意折節，奉上接

下，禮待將校，推其慈惠，致之腹心，以寬簡優柔存恤」的功夫，李

昪終於達到了「驍勇夙將元寮素所跋扈者無不樂從」的目的，大大緩

和了土著勳舊的敵對情緒，改善了自己的處境〔3〕。

〔1〕	（宋）史虛白《釣磯立談》，知不足齋叢書本，第 4頁。

〔2〕	（宋）鄭文寶《南唐近事》，寶顏堂秘笈本，第 22—23頁。

〔3〕	（宋）龍袞《江南野史》卷一《先主》，豫章叢書本，第 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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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使自己獲得更廣泛的支持，李昪常常派人到民間察視，有

婚喪匱乏者，往往加以周濟；遇有災荒，則蠲免賦稅。吳天祐十五

年（918），李昪奏請免除了天祐十三年以前民間拖欠的租稅。吳順

義二年（922），李昪制訂戶籍租稅，規定上田每頃稅錢二貫一百文，

中田每頃稅錢一貫八百文，下田每頃稅錢一貫五百文。如現錢不足，

可以折成金銀交納，其餘丁口課調，亦一律折成現錢。宋齊丘向李

昪建議說：

江、淮之地，自唐季以來，為戰爭之所。今兵革乍息，氓

黎始安，而必率以見錢，折以金錢，斯非民耕桑可得也，將興

販以求之，是教民棄本而逐末耳。乞虛升時價，悉收穀帛本色

為便。〔1〕

當時市價：絹每匹五百文，綢六百文，綿每兩十五文。宋齊丘

建議政府收稅時，以絹每匹當一貫七百文，綢每匹當二貫四百文，

綿每兩當四十文計價徵收，實際上將市價虛抬二至三倍，也就是將

稅收減少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朝臣聞訊，議論譁然，因為政府每

歲將失去大筆收入。但這是一個收買民心的絕好機會，李昪決意施

行。不到十年的時間，不僅江淮一帶出現了「野無閒田、桑無隙地」

的盛況，李昪自己也獲得了當地民眾的擁戴。

李昪的這一番經營，收效顯著。但是，對土著勢力進行懷柔，

只是他的計劃的一個方面。要實現篡吳的企圖，李昪還必須扶植自

己的私人勢力，從根本上鞏固地位。

李昪組織自己的班底，當然首先要重視收羅那些僑寓於江淮地

〔1〕	（清）吳任臣《十國春秋》卷三《吳三．睿帝本紀》，中華書局 1983年版，第 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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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北方人士。因為李昪作為一個僑寓人士，在同土著勢力抗衡時，

特別需要僑寓人士的支持。早在李昪任升州刺史時，就對此十分留

意。他不僅大力獎拔吳國政權內部原有的北方人士，而且特別重視

招攬新近南下的名賢耆舊：

知誥於府署內立亭，號曰延賓，以待多士，命齊丘為之記，

由是豪傑翕然歸之。間因退休之暇，親與宴飲，諮訪缺失，問

民疾苦，夜央而罷。是時中原多故，名賢耆舊皆拔身南來，知

誥豫使人於淮上貲以厚幣，既至，縻之爵祿，故北土士人聞風

至者無虛日。〔1〕

這一時期中，北來士人著名者如高密孫晟、北海韓熙載、扶風

常夢錫、河北高越、高遠。後來都成為南唐政權中的重要人物。特

別是孫晟，篤學善文辭，尤工於詩，為人則豪舉跌宕，不拘小節。初

見之時，口吃不能道寒喧。及其坐定，論辯風起，上下古今，無所不

通，聽者忘倦。李昪對他十分信任，「因預禪代秘計。每入見，移時

乃出，尤務謹密，人莫窺其際」〔2〕。

大批僑寓人士聚集在李昪周圍，確實加強了他的實力。但是，

要順利取代吳國這樣一個地方性政權並且進行穩定的統治，又必須

得到土著勢力的積極支持。不過，在同楊氏舊臣的周旋中，李昪深

深感到，這些人不可能成為自己的腹心，因為僅僅做到使他們不反

〔1〕	（清）吳任臣《十國春秋》卷十五《南唐一．烈祖本紀》，中華書局 1983年版，第
186頁。

〔2〕	（清）吳任臣《十國春秋》卷二十七《南唐十三．孫晟傳》，中華書局 1983年版，第
3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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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自己，已是十分不易。於是，李昪把目光轉向了江淮特別是江南

一帶那些地位尚微的小人物。洪州宋齊丘、歙州查文徽、建州游簡

言、廣陵陳覺、馮延巳，也都是在李昪輔政前後，投於門下，「白衣

起家」，由其一手扶植起來的。這些人與楊氏舊臣不同。他們雖係土

著勢力，但在吳國政權中並無一席之地。李昪篡吳，正是給了這些

人一個獲取政治地位的良機，因此，他們暫時拋開地域因素所造成

的隔膜，積極為李昪籌劃。如宋齊丘，少時流落窮困，曾經在倡優

魏氏的門下寄食糊口。依附李昪之後，「從鎮京口，入定朱瑾之難，

常參秘畫。因說烈祖講典禮、明賞罰、禮賢能、寬徵賦，多見聽用。

烈祖為築小亭池中，以橋度，至則撤之，獨與齊丘議事，率至夜分。

又為高堂，不設屏障，中置灰爐，而不設火。兩人終日擁爐畫灰為

字，旋即平之。人以比劉穆之之佐宋高祖」〔1〕。

聚集在李昪周圍的僑寓人士與江淮土著是李昪私人勢力中的兩

大側翼，這也是未來南唐政權的核心。有了這個班底，李昪才形成

了「羽翼大成，裨佐彌眾」〔2〕的局面，篡吳之舉才有了可靠的保證。

但是，儘管如此，要做到「上下順從，人無異議」，也還是相當困難的。

當時，以德勝軍節度使周本為首的吳國舊臣宿將仍然是李昪篡

吳的主要障礙。李昪雖然對他們曲意存恤，但收效不大。這些人畢

生追隨楊行密，位高爵重。李昪取代楊氏，並不能給他們更多的好

處。更重要的是，李昪取代楊氏，意味着淮南人在吳國政權中統治

地位的喪失。所以，這些人在保住楊氏之位這一點上，態度相當堅決。

吳睿帝楊溥是一個懦弱的人物，在吳國政治舞台上，他只不過是

李昪玩弄於股掌之上的一個傀儡。但是，楊氏家族之中並不乏有為

〔1〕	（宋）陸游《陸氏南唐書》卷四《宋齊丘傳》，秘冊彙函本，第 79—80頁。

〔2〕	（宋）龍袞《江南野史》卷一《先主》，豫章叢書本，第 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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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吳太祖楊行密第三子楊濛性剛烈而素負才氣。徐溫擅權，楊

濛心中不平，常自歎：「我國家竟為它人所有乎！」〔1〕徐溫知道以後，

對他又恨又怕，屢加貶謫。徐溫死後，楊濛處境有所改善，進封臨川

王，官至昭武軍節度使兼中書令。楊濛與吳國舊臣宿將關係較為密

切，李昪輔政，篡吳之心日益昭彰，這些人便抬出楊濛與李昪抗衡：

司馬徐玠素不悅於主（李昪），欲濛受禪，陰諷太尉、中書

令西平王周本及趙王李德誠輩，倚以德爵勳舊之重，欲使推戴

於濛。〔2〕

李昪雖然善於使用懷柔手段，但同時也深知高壓政策的妙用。

不久，李昪派人誣告楊濛「藏匿亡命，擅造兵器」，將其降為歷陽郡

公，幽禁於和州。及吳室將亡，楊濛殺守衛軍使，逃到廬州，欲依

周本以自固。周本聞楊濛至，將見之。其子周弘祚固諫，周本怒曰：

「我家郎君來，何為不使我見！」周弘祚閉門不令周本出，使人執楊

濛於外，送於廣陵。李昪聞報，遣使稱詔殺楊濛於采石，追廢為悖

逆庶人〔3〕。

楊濛被貶之後，楊氏舊臣人人自危，從此不再有大規模的公開

抵制行動。李昪認為時機已經成熟，於是加快了篡吳的步伐。

吳大和三年（931）十一月，李昪向吳睿帝上表，自稱輔政歲久，

請歸老升州。李昪這樣做，有兩個打算：首先，篡吳之舉，必須做

〔1〕	（清）吳任臣《十國春秋》卷四《吳四．臨川王濛傳》，中華書局 1983年版，第 80頁。

〔2〕	（宋）釋文瑩《玉壺清話》卷九《李先主傳》，知不足齋叢書本，第 4頁。

〔3〕	《資治通鑑》卷二八一《後晉紀二》，高祖天福二年八月，中華書局 1956年版，第
91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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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露痕跡，至少在表面上給人一種水到渠成的印象，以避免輿論

的譴責。如果在廣陵受禪，瓜前李下，則會有逼宮之嫌。其次，李

昪早已有意建都升州，受禪之前，必須對升州城進行一番修整擴建。

睿帝聞表，照例允准，於是拜李昪為鎮海、寧國諸軍節度使，餘官

如故，鎮升州遙決大政，如徐溫故事；拜李昪長子李璟為司徒、同

平章事，知中外左右諸軍事，留廣陵輔政。

李昪到了升州，立即着手經營。他首先在府舍內營建了一座禮

賢院，積聚了許多圖書典籍，以作招延士大夫之用。這座禮賢院同

時也與延賓亭一樣，是李昪密謀篡吳的地點。次年秋，李昪對升州

城進行了擴建，並且營造了宮城。為了掩人耳目，李昪上表請吳睿

帝遷都於此，但朝臣竭力反對，李昪也就不再堅持。

吳天祚元年（935），吳睿帝加拜李昪為尚父、太師、大丞相、

天下兵馬大元帥，進封齊王，備殊禮，以升、潤、宣、池、歙、常、

江、饒、信、海十州為齊國。李昪接受了天下兵馬大元帥一職及齊

王封號，卻辭掉了尚父、大丞相等虛名，以示謙恭。不久，李昪正

式建齊國，立宗廟、社稷，署置百官。

到此為止，李昪篡吳的一切準備工作均已就緒。但是，就在履

行最後一道手續時，卻出現了新的問題。

李昪的私人勢力係由僑寓人士與江南土著兩大側翼組成。這兩

翼人士雖然在依附李昪之後，暫時捐棄地域因素所造成的隔閡，同

舟共濟，為李昪奔走效力，但這種合作並沒有堅實的基礎。一旦成

功在即，到了分配利益的時刻，雙方的矛盾便立即顯露出來。當時，

李昪門下的僑寓人士與江南土著的爭奪目標是首贊禪代之功的歸

屬。因為一旦李昪代吳之舉成功，首先「勸進」的一方便成為第一功

臣，理所當然地有資格向新皇帝要求更高的政治地位與更多的經濟

利益。因此，這是一場關係到雙方在新政權中的地位問題的爭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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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昪雖然在籌劃篡吳、扶植羽翼之時採取了南北並用的方針，

但是，在他的內心深處，還是覺得僑寓人士更為可靠。所以，當他

認為篡吳之機已經成熟，便首先向親信的僑寓人士透露自己的想法：

先是，知誥久有傳禪之志，以吳主無失德，恐眾心不悅，

欲待嗣君；宋齊丘亦以為然。一旦，知誥臨鏡鑷白髭，歎曰：

「國家安而吾老矣，奈何？」周宗〔1〕知其意，請如江都，微以傳

禪諷吳主，且告齊丘。齊丘以宗先己，心疾之，遣使馳詣金陵，

手書切諫，以為天時人事未可，知誥愕然。後數日，齊丘至，

請斬宗以謝吳主，乃黜宗為池州副使。久之，節度副使李建勳、

行軍司馬徐玠等屢陳知誥功業，宜早從民望，召宗復為都押

牙。知誥由是疏齊丘。〔2〕

宋齊丘出面反對傳禪，李昪當然不能不加考慮。但是，此時吳

睿帝剛剛三十幾歲，而李昪已經將近半百。如果等待吳睿帝死後再

行傳禪，無疑等於將此事永久擱置。對李昪來說，即使他極具忍耐

力，也不可能接受這一結果。不久，李昪把宋齊丘由廣陵召回，令

其賦閒。擺脫宋齊丘以後，傳禪之舉進行得一帆風順。吳天祚三年

（937），吳睿帝命江夏王楊璘奉吳國璽綬獻於升州，正式禪位李昪。

李昪改吳天祚三年為昇元元年，國號大齊，定都金陵（升州，其間一

度改稱江寧），以廣陵為東都。昇元三年（939），李昪復姓，改國號

為大唐，史稱南唐。

〔1〕	 周宗的籍貫，文獻載為秣陵（今江蘇南京）人。然據保大十三年，周宗乞罷鎮，元
宗李璟詔曰：「嵩嶽降靈，誕生良弼。」則似為僑寓之北方人士。

〔2〕	《資治通鑑》卷二七九《後唐紀八》，潞王清泰元年二月，中華書局 1956年版，第
9103—910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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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唐禪代，確實做得不動聲色，在當時並未引起非議與混亂，

史稱「吳社遷換」而國中「夷然無易姓之戚」〔1〕，絕非虛辭。這種情況，

當然與「天命所歸」的傳言有關，但更重要的是，李昪於數十年之

中，對吳國君臣百姓上下打點，照顧得相當周全。《五國故事》云：

李昪以養子起家，至其即位，「內謀其家，外謀其國，勞心役慮，數

倍於曹、馬矣」。可謂精於鑒明。

至於吳睿帝，雖然深明時勢，但其下場，卻與所有失位君主一樣，

十分悲慘。李昪受禪之後，給他加了一個「高尚思玄弘古讓皇帝」的

尊號，幽禁於潤州丹楊宮。睿帝在由廣陵遷往潤州途中，曾賦詩云：

江南江北舊家鄉，

三十年來夢一場；

吳苑宮闈今冷落，

廣陵台榭已荒涼。

雲籠遠岫愁千片，

雨滴孤舟淚萬行；

兄弟四人三百口，

不堪回首細思量。〔2〕

南唐昇元二年（938），睿帝被殺於丹楊宮，年三十八。元宗李

璟末年，周師伐淮南，尹廷範受命將幽禁於泰州永寧宮的楊氏宗族

徙於江南，在途中擅自把男子全部殺死，楊氏之族遂絕。

〔1〕	（宋）史虛白《釣磯立談》，知不足齋叢書本，第 5頁。

〔2〕	（宋）鄭文寶《江表志》卷上，墨海金壺本，第 3頁。按：一般文獻都認為此詩係李
煜之作。弓英德《李後主亡國詩詞辨證》（《勵學》第二期）有專門考證，可參考。


